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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中辍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熊慧  郭倩   
摘要   随着微信好友数的增加以及微信对工作、生活的全面渗透，越来越多的用户对朋友圈产生了倦怠
情绪，并主动减少朋友圈的使用。刘鲁川等学者基于扎根理论，构建出微信倦怠及消极使用模型。在
此基础上，本文提炼出可能影响微信用户朋友圈中辍行为的因素，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使用
SPSS23.0对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在长时间使用朋友圈后，微信用户的感知过载、隐私忧虑、
上行社会比较及朋友圈倦怠的程度均大于中等水平（李克特5点量表）；2.信息过载、社交过载、上行社会
比较与朋友圈中辍行为呈负相关关系；3.隐私关注与朋友圈中辍行为无相关关系；4.朋友圈倦怠未在感
知过载、上行社会比较与中辍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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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近 十 年 来，随 着 网 络 信 息 技 术 的 飞 速 发 展，以Facebook为 代 表 的SNS、
Twitter为 代 表 的 微 博 和 以 微 信 为 代 表 的 移 动 即 时 通 讯 等 社 交 媒 体 不 断 涌
现。”[1]凭借其便捷性、即时性、低成本，社交媒体成为人们展示自我、沟通互动、
维系关系的重要平台，并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历发展的繁荣
期后，近几年来，国内外主流的社交媒体都或多或少面临着用户活跃度降低及
如何提升用户留存率的问题。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有27%的
Facebook用户计划在未来减少Facebook的使用，[2]Twitter发布的2018年第三季
度财报显示，第三季度平均月活跃用户同比减少了400万人。[3]
据腾讯发布的2018年第二季度财报，截至2018年6月底，微信和WeChat的
合并月活跃用户已达到10.58亿，[4]随着微信社交、移动支付、微信公众号、小
[1]代宝、邓艾雯.社交媒体用户不持续使用和转移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J].情报科学,2018,36(5):64-
70.
[2]Rainie L,Smith A,Duggan M.Coming and going on Facebook[J].Pew Research Centers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2013.
[3]新浪科技.Twitter发布第三季度财报,失去900万用户股价却涨了[EB/OL].2018-10-28，
http://tech.sina.com.cn/i/2018-10-28/doc-ifxeuwws8800656.shtml.
[4]IT之家.腾讯第二季度净利润179亿元不及预期,微信合并月活破10亿[EB/OL].2018-8-15，
https://www.ithome.com/html/it/3770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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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等核心功能的渗透，微信已成为国内用户使
用最广泛的社交媒体之一，通过微信维系社交关
系、分享个人生活动态已经成为多数人的习惯。
凯度发布的《2018年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显
示，中 国 用 户 认 为 社 交 媒 体 对 生 活 的 影 响 更 倾
向于正面，积极影响指数从2017年的79.8上升至
80.6，但微信却是唯一一个得分下降的平台。[1]
人类学家Dunbar指出，大脑容量限制了个体
的信息处理能力，因此每个人最多只能与150个
人保持稳定的人际关系，[2]而《2017年微信用户
与生态研究报告》显示，有45%的微信用户好友
数超过200人，13.5%的用户好友数在500人以上，
[3]远远超过了邓巴数字。随着通讯录好友数的增
长、用户保护隐私意识的提高以及朋友圈大量无
用社交引起的交往疲劳，停用、关闭朋友圈等中
辍行为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微信朋友圈作为当前流行的社交平台，一直
处于以使用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关于朋友圈中辍
行为的研究目前较少。鉴于此，笔者将关注朋友
圈中辍行为，通过问卷调查探究微信用户关闭朋
友圈、减少朋友圈使用的原因，从而更好地了解
用户采纳社交媒体之后心理及行为的动态变化，
为用户使用社交媒体以后相关行为的研究提供参
考，同时也为微信运营商在用户体验、朋友圈功
能完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供理论指导。
（二）研究意义
本文针对目前社交媒体用户流失及用户留存
率下降的问题，研究微信用户朋友圈的中辍行为，
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可以为社交媒体运营
方在如何提升用户活跃度方面提供相关建议。
1.理论意义。第一，本研究丰富了用户使用
社交媒体之后相关行为的研究。罗杰斯认为创新
采纳决策由一系列随时间推移的行动和选择组
成，包括知晓、态度形成、决定、实施决策和确认。[4]
但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方学者普遍将是否
采纳创新作为研究重点，忽略了对拒绝接受创新
和采纳后相关行为的研究。[5]创新采纳行为固然
重要，但不使用行为同样不能忽视。本文研究了
微信用户的朋友圈中辍行为，可为其他社交平台
的中辍行为提供参考。
第二，近来的研究开始关注个体创新采纳的
后续行为，目前虽然有探究社交媒体中辍行为影
响因素的研究，但多基于社交媒体倦怠的视角。
刘鲁川等学者基于扎根理论探讨用户在使用微信
时负面情绪和消极使用行为的发生过程，构建出
微信倦怠及消极使用模型。[6]梳理文献发现，目
前尚未有探究社交媒体中辍原因的全面、成熟的
量表，本研究将根据刘鲁川等学者提出的模型设
计问卷，探究微信用户关闭朋友圈、减少朋友圈
使用的原因，同时对该模型进行验证，以期补充
社交网络用户中辍行为的有关研究。
2.实践意义。第一，本研究揭示了微信用户
减少朋友圈使用的原因，可以为微信运营商在用
户体验、朋友圈功能完善等方面提供指导，同时
对其他社交媒体服务商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第二，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揭示出社交媒体
发展的一般趋势：社交媒体在经历发展的繁荣期
后，必将历经衰落，用户在长期使用后将会产生
厌倦情绪，进而产生中辍或转移行为。
二、文献综述
（一）中辍：一种重要的采纳后行为
中 辍（discontinuance）是 一 项 重 要 的 采 纳
后行为，指个体在先前采用了某种创新之后，又
决定拒绝该创新。[7]作为一种常见且至关重要的
不持续使用行为，罗杰斯认为，在任何一个指定
[1]凯度.2018年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EB/OL].(2018-11-7)https://mp.weixin.qq.com/s/rxjg1esMJR2us00R_aNcTw.
[2]Dunbar R I.Neocortex size as a constraint on group size in primates [J].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1992,22(6):469-493.
[3]企鹅智库.2017年微信用户&生态研究报告[EB/OL].2017-4-21，https://mp.weixin.qq.com/s/hjhTLgA824bTrtLqnAZc3A.
[4]（美）埃弗雷特·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M].辛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45、165-166.
[5]金兼斌、廖望.创新的采纳和使用：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2)：88-95.
[6]刘鲁川、李旭、张冰倩. 基于扎根理论的社交媒体用户倦怠与消极使用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7,40(12):100-106. 
[7]（美）埃弗雷特·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M].辛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45、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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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份，放弃某项创新的人与首次采用该创新的
人一样多。[1]已有调查发现，越来越多18岁至24
岁的美国青年不再青睐社交媒体，注销账号或暂
停使用的人过半。[2]中辍至少包括两种类型：替
换和醒悟，替换是为了采用一个更好的想法而拒
绝另一个想法的决定；醒悟是指由于对某个想法
的表现不满意而决定拒绝该想法，不满意的原因
可能是创新不能带来相对优势，或创新具有危害
性，或是对创新的误用。[3]
有研究指出，当消费者的忠诚度提高5%时，
企业的利润将提高25%至95%。[4]对希望通过信
息技术提升员工工作效率的组织而言，员工的中
辍行为将会破坏组织效率。[5]因此，研究用户中
辍的心理和行为，采取相关措施提前预防就显得
尤为重要。
当前关于用户中辍行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
原因分析。代宝、邓艾雯通过文献综述，认为认知
与态度因素、情感因素、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会
影响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6]卢珈璟等采用压力
紧张结果模型，以信息质量为切入点探究用户不
持续使用新浪微博的原因，研究发现不相关、不
可得的信息最易让用户产生倦怠感。[7]Zhang等
从感知过载的角度出发，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用
户感知到的系统功能过载、信息过载及社交过载
会导致QQ空间用户产生倦怠情绪，进而引发不持
续使用意向。[8]郭佳、曹芬芳基于倦怠视角研究
微信用户的不持续使用意向，发现过载因素和隐
私忧虑正向影响微信用户的倦怠情绪，并进一步
影响不持续使用意愿。[9]
已有的文献提供了研究社交媒体中辍的视
角，但只涉及用户的中辍意向，并未对实际的中
辍行为进行量化研究。从动态的视角看，用户在
中止使用某项创新后可能会再次使用，甚至出现
反复的中断使用行为。[10]考虑到采纳新技术之后
用户行为的动态复杂性，本研究未对中辍行为的
两种类型—替换和醒悟进行区分，而是直接聚
焦目前正在停用和曾经停用过朋友圈的用户，探
讨用户减少朋友圈使用的原因，同时对上述结论
进行验证。
（二）朋友圈使用
朋友圈是微信4.0版本更新时推出的功能，用
户可以通过朋友圈分享图文和视频，也可转载自
己感兴趣的内容，好友可以对发布的内容进行评
论或点赞，但不同于微博、QQ空间等其他平台，朋
友圈的评论、点赞仅对共同好友可见，这在一定
程度上提升了用户个人信息的安全性。
朋友圈作为微信的重要功能之一，其流行在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方式，朋友圈由此
成为近年来学界和业界的研究热点。在中国知网
中，输入“微信朋友圈使用”进行主题检索，共检
索出430篇论文。通过对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目
前关于朋友圈使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使用动机、使用行为及使用朋友圈的影响。
1.使用动机相关研究。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
的“戏剧理论”认为，人在日常生活中会呈现自
我，当个体在他人面前出现时，会以一种既定的
[1]（美）埃弗雷特·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M].辛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45、165-166.
[2]新华网.最新研究显示社交媒体传播假消息更快，逾三成美国青年弃用社交媒体.[N/OL].2018-3-14，http://www.
xinhuanet.com//mrdx/2018-03/14/c_137037977.htm. 
[3]（美）埃弗雷特·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M].辛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45、165-166.
[4]Reichheld F F,Schefte P.E-loyalty:Your secret weapon on the Web[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0,78(4):105-113.
[5]Bhattacherjee A,Premkumar G.Understanding changes in belief and attitude towar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sage:A theoretical 
model and longitudinal test[J].Mis Quarterly, 2004,28(2):229-254.
[6]代宝、邓艾雯.社交媒体用户不持续使用和转移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J].情报科学,2018,36(5):64-70.
[7]卢珈璟、唐可月、闵庆飞.社会化媒体不持续使用意向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情报科学,2018, 36(8):94-100.
[8]Zhang S,Zhao L,Lu Y,et al.Do you get tired of socializing? An empirical explanation of discontinuous usage behaviour in social 
network services[J].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16,53(7):904-914.
[9]郭佳、曹芬芳.倦怠视角下社交媒体用户不持续使用意愿研究[J].情报科学,2018,36(9):77-81.
[10]张明新、叶银娇.传播新技术采纳的“间歇性中辍”现象研究：来自东西方社会的经验证据[J].新闻与传播研
究,2014,21(6):78-98+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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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来表现自己，以给他人留下某种印象。[1]朋
友圈以现实社会关系为基础，通过分组可见、不
让他（她）看我的朋友圈和提醒他（她）看等功能，
为用户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2]凌彬对从朋友
圈收集到的4000余张照片进行内容分析，发现朋
友圈用户利用视觉符号进行的自我呈现，其实质
是通过“前台”表演折射出个人在“后台”的形象，
并借由前后台的切换塑造出理想的个人形象。[3]
聂磊、傅翠晓、程丹结合Hersberger等人提出
的分析虚拟社区的框架，认为朋友圈的功能结构
可分为呈金字塔型的三个层次，从底部到顶端分
别为：安全感、归属和身份感、个人投入、共同标
识系统，信息交换和分享，集体行动，朋友圈的价
值表现在帮助个体积累社会资本。[4]
李其美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分析朋友圈中
晒和点赞行为的原因，认为人们发朋友圈的本质
是借助各种各样的符号来表达个人情感，发布的
内容则是自我把关的结果。[5]
2.使用行为相关研究。点赞和评论是朋友圈
中主要的互动方式，与评论相比，点赞契合用户
复杂的情感需求，可以让人们以便捷的形式、较
低的成本实现人际互动。周懿瑾和魏佳纯调查发
现，只有与评论相配合，点赞才能帮助用户积累
社会资本。[6]陈肖静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点
赞行为，认为点赞是人为塑造的文化现象，双方
不对称的交流使互动失去了意义。[7]
在对用户自我呈现的研究中，徐钱立认为用
户会采取理想化表演、误解表演、神秘化表演和
补 救 表 演 四 种 策 略 来 进 行 印 象 管 理。[8]在 以 强
关系为主的朋友圈中，由于成员之间彼此较为熟
悉，故个体进行印象管理的程度较低；而在以弱
关系为主的朋友圈中，为了满足他人的好奇心与
窥私欲，用户进行印象管理的程度较高。[9]
关于用户的信息分享行为，李照通过问卷调
查发现用户的信息分享频率与刷新频率呈正相关
关系，分享主题偏向生活化，“信息基本渴求”、“情
绪表达”、“社会交往”、“寻求认同”和“利他主义”
均不同程度地正向影响用户的信息分享行为，而
安全因素则会阻碍信息分享。[10]
3.使用影响相关研究。关于朋友圈影响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人际关系方面。肖斌从强弱关系理
论的视角分析了朋友圈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影
响，认为强关系可以促进身份认同、满足复杂的
情感诉求、帮助个体积累社会资本，但阻碍了信
息流通；弱关系虽有助于信息交换、拓展交际范
围，但同时存在隐私泄露的风险。[11]蒋建国认为
随着好友数的快速扩张，许多用户已经对朋友圈
内的情感沟通失去信心，进而破坏了用户间的信
任关系，大量的虚假信息和产品营销使社交价值
不断被消解，最终导致自我身份的丧失。[12]
总结发现，关于朋友圈使用的研究涉及传播
学、心理学、社会学、市场营销等领域，研究成果丰
富，且多集中在人际互动、社会资本、印象管理等
方面。已有学者注意到朋友圈用户的负面情绪和
消极使用行为，开始转移研究重心，但关于采纳后
行为的实证研究仍相对缺乏。本研究将具体探究
用户暂停使用朋友圈的原因，以期补充关于社交
媒体中辍的研究成果，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
[2]刘砚议.微信朋友圈中的“印象管理”行为分析[J].新闻界,2015(3):58-61+66.         
[3]凌彬.微信相册自我呈现的文化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4. 
[4]聂磊、傅翠晓、程丹.微信朋友圈:社会网络视角下的虚拟社区[J].新闻记者,2013(5):71-75.            
[5]李其美.符号互动论视角下的微信朋友圈[J].今传媒,2015,23(5):97-98. 
[6]周懿瑾、魏佳纯.“点赞”还是“评论”？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对个人社会资本的影响——基于微信朋友圈使用行为的探
索性研究[J].新闻大学,2016(1):68-75+149.
[7]刘一鸥、陈肖静.微信朋友圈“点赞”行为文化表达的逆向思考[J].当代传播,2015(4):97-99.
[8]徐钱立.微信朋友圈——亲密关系的表演舞台[J].传媒评论,2014(5):62-64. 
[9]刘砚议.微信朋友圈中的“印象管理”行为分析[J].新闻界,2015(3):58-61+66. 
[10]李照.微信朋友圈信息分享行为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5. 
[11]肖斌.微信朋友圈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影响研究——基于强弱关系理论的视角[J].教育学术月刊, 2015(10):93-98. 
[12]蒋建国.微信朋友圈泛化: 交往疲劳与情感疏离[J].现代传播,2016,38(8):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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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朋友圈中辍
已有学者关注到社交媒体用户的不持续使
用意愿并进行研究，但目前关于朋友圈中辍的实
证研究只有两篇。黄莹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从语
境消解、隐私管理、能动性与权利等方面剖析用
户减少朋友圈使用的原因，认为对不使用朋友圈
或减少使用朋友圈的行为应予以理解与包容。[1]
牛静等学者从社会交往压力的视角出发，发现社
交过载和信息过载正向影响朋友圈用户的倦怠情
绪，朋友圈倦怠在压力源和朋友圈不持续使用意
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2]
目前很多学者的研究尚停留在影响用户持
续使用意愿的因素层面，尚未深入到不持续使用
行为，且关于朋友圈中辍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
鉴于此，本文将聚焦正在停用或曾经停用过朋友
圈的人群，探索影响用户中辍行为的关键因素。
刘鲁川等学者基于扎根理论，通过深度访谈
及编码构建了微信倦怠及消极使用模型，认为环
境因素和个人因素会导致微信用户产生倦怠情
绪，从而引发抵制、回避等行为，其中环境因素包
括信息过载、服务过载、社交过载，个人因素则包
括隐私忧虑、社会比较、人格特质等，不同程度的
倦怠情绪会导致差异化的消极使用行为。[3]
由于该模型是通过访谈和编码所得，其信效
度和变量间的关系尚未经过实证检验，[4]因此本
文根据该模型提炼出可能影响朋友圈中辍行为的
因素，提出研究问题及假设并设计量表，通过问
卷调查探讨微信用户暂停使用或减少朋友圈使用
的原因，从而确认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中的相关
变量与朋友圈中辍行为的关系。
（四）研究问题及假设
基于上述模型，本研究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
RQ1:长时间使用朋友圈后，微信用户的感知
过载、隐私忧虑、上行社会比较及朋友圈倦怠的
基本情况如何？
RQ2:感知过载、隐私忧虑以及上行社会比较
与朋友圈中辍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感知过载。过载是指个体对某个事物的数
量超过了其认知和处理能力的感知和评价，现有
的研究中主要包括平台技术过载和主观认知过
载。[5]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平台技术过载。Lee等
人研究了社交网络中的感知过载，并将其分为三
类：社交过载、信息过载和系统功能过载。[6]
朋 友 圈 作 为 微 信 的 附 属 功 能，为 用 户 提 供
了社交以及获取好友动态、资讯的窗口。《2017
年微信用户&生态研究报告》显示有45%的用户
好友超过200人，13.5%的用户好友数在500人以
上，[7]远远超过“邓巴数字”，为用户带来了社交负
担。随着好友数的激增，朋友圈的信息也越来越
多，信息过载逐渐凸显。在这样的情况下，用户接
收了大量的碎片化信息，思维方式也变得“碎片
化”，长此以往将不利于用户的个人发展。[8]已有
研究指出，社交过载和信息过载正向影响社交网
络疲劳，进而影响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9]因此
提出研究假设：
H1：社交过载通过社交媒体倦怠正向影响朋
友圈中辍。
H2：信息过载通过社交媒体倦怠正向影响朋
[1]黄莹.语境消解、隐私边界与“不联网的权利”：对朋友圈“流失的使用者”的质性研究[J].新闻界, 2018(4):72-79.
[2]牛静、常明芝.社交媒体使用中的社会交往压力源与不持续使用意向研究[J].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8,71(6):5-19. 
[3]刘鲁川、李旭、张冰倩. 基于扎根理论的社交媒体用户倦怠与消极使用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7,40(12):100-106. 
[4]刘鲁川、李旭、张冰倩. 基于扎根理论的社交媒体用户倦怠与消极使用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7,40(12):100-106. 
[5]张 敏、孟 蝶、张 艳.逃 离 还 是 回 归?—— 用 户 社 交 网 络 间 歇 性 中 辍 行 为 实 证 研 究 的 影 响 因 素 综 述[J].图 书 馆 论
坛,2019,39(06):43-52.
[6]Lee A R,Son S M,Kim K K.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verload and socialnetworking service fatigue: A stress 
perspective[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6(55):51-61.
[7]企鹅智库.2017年微信用户&生态研究报告[EB/OL].2017-4-21，https://mp.weixin.qq.com/s/hjhTLgA824bTrtLqnAZc3A.
[8]李旭、刘鲁川、张冰倩.认知负荷视角下社交媒体用户倦怠及消极使用行为研究——以微信为例[J].图书馆论
坛,2018,38(11):94-106.
[9]张淑玮.社交网络用户不持续使用行为的实证研究——基于感知过载视角[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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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圈中辍。
2.隐私忧虑。Culnan和Armstrong在1999年提
出隐私计算理论，该理论认为绝对的隐私是无法
实现的，当进行电子商务交易时，用户会衡量透
露隐私带来的利益与可能的风险从而决定是否披
露个人信息。[1]在大数据时代，用户的个人信息
成为重要的资源，但与此同时隐私泄露问题也愈
发严重。据《2017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关于
社交媒体的消极影响，有43%的用户认为个人信
息安全、隐私缺乏保障。[2]有研究指出，用户的隐
私关注正向影响微信用户的倦怠情绪，并通过社
交媒体倦怠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不持续使用意
愿。[3]因此提出假设：
H3：隐私忧虑通过社交媒体倦怠正向影响朋
友圈中辍。
3.上行社会比较。社会比较理论由Festinger
在1954年提出，该理论指出，为了对自己有清晰
明确的认识，个体会利用一些客观标准进行自我
评估，在缺乏客观标准的情况下，他人则成为比
较 的 对 象。[4]上 行 社 会 比 较 是 一 种 普 遍 存 在 的
社会心理现象，即个体与比自己优秀的人进行对
比。有研究指出，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站的强度与
抑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此外，社交网站使
用还可以通过上行社会比较使个体产生抑郁情
绪。[5]《2017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显示，微信
用户中“受不了别人在朋友圈比我过得好”的80
后、90后 用 户 分 别 达 到 了11%和12%。[6]牛 静 等
人认为，印象管理动机较强的用户往往会选择性
地在朋友圈发布个人动态，这些内容虽然不是真
实生活的全貌，但通常会使微信好友产生嫉妒情
绪，为了避免负面情绪的影响，一些用户也会主
动减少使用朋友圈的频率。[7]由此本研究认为，
上行社会比较会使微信用户产生倦怠、抑郁等负
面情绪，进而导致中辍行为。因此提出假设：
H4：上行社会比较通过社交媒体倦怠正向影
响朋友圈中辍。
三、研究方法
（一）问卷设计和变量测量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为提高问卷的有效性，自变量与中介变量的题项
均改编自前人的成熟量表。其中信息过载量表
改编自Zhang等[8]和Lee等[9]的研究，社交过载、上
行社会比较和隐私保护量表改编自牛静等[10]的研
究，社交媒体倦怠的量表参考了Zhang等[11]和刘
鲁川等[12]的研究，因变量中辍行为用“关闭或长
时间不看朋友圈的时长（月）”来度量。自变量与
中介变量的题项均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测量
[1]Dinev T,Hart P.An extended privacy calculus model for e-commerce transactions[J].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2006,17(1):61-80.
[2]凯度.2017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EB/OL].（2017-6-7）https://mp.weixin.qq.com/s/oqWeq4qyU0jp3Ly1OX4Q3A.
[3]郭佳、曹芬芳.倦怠视角下社交媒体用户不持续使用意愿研究[J].情报科学,2018,36(9):77-81.
[4]王明姬.社会比较倾向量表的修订[A].中国心理学会.第十届全国心理学学术大会论文摘要集[C].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
理学会,2005.
[5]孙晓军、连帅磊、牛更枫等.社交网站使用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上行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
志,2016,24(01):32-35. 
[6]凯度.2017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EB/OL].（2017-6-7）https://mp.weixin.qq.com/s/oqWeq4qyU0jp3Ly1OX4Q3A. 
[7]牛静、常明芝.社交媒体使用中的社会交往压力源与不持续使用意向研究[J].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8,71(6):5-19. 
[8]Zhang S,Zhao L,Lu Y,et al.Do you get tired of socializing? An empirical explanation of discontinuous usage behaviour in social 
network services[J].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16,53(7):904-914.
[9]Lee A R,Son S M,Kim K K.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verload and socialnetworking service fatigue: A stress 
perspective[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6(55):51-61.
[10]牛静、常明芝.社交媒体使用中的社会交往压力源与不持续使用意向研究[J].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8,71(6):5-19. 
[11]Zhang S,Zhao L,Lu Y,et al.Do you get tired of socializing? An empirical explanation of discontinuous usage behaviour in social 
network services[J].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16,53(7):904-914.
[12]李旭、刘鲁川、张冰倩.认知负荷视角下社交媒体用户倦怠及消极使用行为研究——以微信为例[J].图书馆论
坛,2018,38(11):9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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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常不赞同，2-不赞同，3-中立，4-赞同，5-非
常赞同），各变量的具体题项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测量
变量 题项
社交过
载（SO）
SO1点赞、评论朋友圈的信息常常让我花费较多的时
间和精力
SO2别人让我对其朋友圈的信息进行回应（点赞、参
与投票或填写问卷等），会花费我较多时间
SO3关心朋友圈中朋友的近况会耗费我较多的时间
和精力
信息过
载（IO）
IO1朋友圈过多的信息常常让我分散注意力
IO2每天朋友圈有很多好友更新状态，浏览这些信
息，我有一种被淹没其中的感觉
IO3浏览朋友圈的信息常常让我花费较多的时间和
精力
IO4我发现朋友圈的很多信息对我没有意义
隐私忧
虑（PC）
PC1我担心微信服务商获取了太多关于我的个人信
息
PC2微信服务商可能将我的个人信息另作他用
PC3我担心他人通过朋友圈获取的我的信息超过我
允许他人知道的范围
PC4我不愿意他人通过微信服务商获取太多我的个
人信息
上行社
会比较
（USC）
USC1当浏览朋友圈的信息时，我经常认为他人过得
比我好
USC2当浏览朋友圈的信息时，我经常认为他人做得
比我好
USC3当浏览朋友圈的信息时，我经常认为他人眼界
比我开阔
朋友圈
倦怠
（WMF）
WMF1有时刷完朋友圈我感到疲倦
WMF2有时刷完朋友圈我感到厌烦
WMF3有时我对朋友圈中好友的动态并不是很感兴
趣
WMF4我发现有时刷完朋友圈并没有觉得放松
表2  样本基本信息（N=372）
项目 题项 样本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14 30.64%
女 258 69.35%
年龄
18岁以下 25 6.72%
18—25 292 78.49%
年龄 34 9.14%
31—40 16 4.30%
41—50 5 1.34%
51以上 0 0
学历
高中及以下 30 8.06%
专科 41 11.02%
学历 282 75.81%
硕士及以上 19 5.11%
微信朋友圈使
用时长
1年以下 27 7.26%
1—3年 201 54.03%
4—6年 121 32.53%
6年以上 23 6.18%
微信好友数
150人以下 161 43.28%
150—300人 142 38.17%
301—500人 51 13.71
500人以上 18 4.84%
（二）数据收集
本次调研以问卷星为平台，通过发送链接的
方式邀请微信用户填写，经过一周的调查，共收
回839份问卷。由于问卷中设置了“是否曾经关
闭或长时间不看朋友圈”的题项来筛选出朋友圈
中辍用户，故最终收集有效问卷372份，有效率为
44.33%。调查对象在地域上覆盖了除西藏、香港、
澳门3个地区之外的31个省级行政区；同时，有效
样本中91.93%的用户年龄介于18至40岁之间，且
以专科以上学历为主，符合当前微信用户的总体
特征。有效样本的基本信息如表2所示。
四、数据分析
（一）信效度检验
经 过SPSS23.0检 验，KMO值 为0.881，大 于
0.8，因子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0.001，故样本
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本文利用Cronbach’s α系数来检验问卷的
信度，分别算出总量表和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值，总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873，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6，表明问卷的可靠性
较 高。 表2的 检 验 结 果 显 示，除 隐 私 忧 虑（PC3）
和朋友圈倦怠（WMF2）的因子载荷值小于0.5以
外，其他题项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5，且多数在
0.6以上，因此问卷具有良好的效度。（表3）
表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系数
社交过载（SO）
SO1 0.797
0.685SO2 0.583
SO3 0.586
信息过载（IO）
IO1 0.721
0.678
IO2 0.628
IO3 0.641
IO4 0.729
隐私忧虑（PC）
PC1 0.810
0.693
PC2 0.812
PC3 0.436
PC4 0.524
上行社会比较
（USC）
USC1 0.765
0.703USC2 0.767
USC3 0.695
朋友圈倦怠
（WMF）
WMF1 0.600
0.639
WMF2 0.476
WMF3 0.688
WMF4 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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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的基本情况
在长时间使用朋友圈后，微信用户的感知过
载、隐私忧虑、上行社会比较及朋友圈倦怠的基
本情况如表4所示，5个变量的平均值均大于中等
水平（李克特5点量表）。
表4 变量的基本情况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社交过载（SO） 3.470 0.817
信息过载（IO） 3.568 0.709
隐私忧虑（PC） 3.599 0.728
上行社会比较（USC） 3.390 0.816
朋友圈倦怠（WMF） 3.453 0.687
（三）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
本文采用Pearson相关性系数分析自变量感
知过载、隐私忧虑、上行社会比较与因变量中辍
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中辍行为
关闭时长 -
社交过载 -.144**
信息过载 -.149**
隐私忧虑 -.060
上行社会比较 -.148**
注：**p<.01
就相关性而言，感知过载、上行社会比较与
朋友圈中辍呈负相关关系，而隐私忧虑与朋友圈
中辍之间并不相关。
（四）朋友圈倦怠的中介作用
以社交过载为自变量，朋友圈倦怠为中介变
量，朋友圈中辍为因变量，按照Zhao等提出的中
介 效 应 分 析 程 序，参 照Hayes提 出 的Bootstrap方
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在原有样本的基础上重复
抽样5000次。95%置信区间下，中介检验的结果
包括0（LLCI=-.0766，ULCI=.0879），表明朋友圈
倦怠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自变量社交过载对因变
量朋友圈中辍的影响显著，区间（LLCI=-.2714，
ULCI=-.0271）不包含0，直接效应为-.1493。故
假设H1不成立。
以 信 息 过 载 为 自 变 量，采 用Bootstrap方 法
检验中介效应。数据显示，朋友圈倦怠的中介效
应 不 显 著，区 间（LLCI=-.0698，ULCI=.1214）包
括0；信 息 过 载 对 朋 友 圈 中 辍 的 影 响 显 著，区 间
（LLCI=-.2713，ULCI=-.0374）不 包 括0，直 接 效
应为-.1543。故假设H2不成立。
以隐私忧虑为自变量，采用Bootstrap方法检
验中介效应。样本量选择5000，在置信区间95%
下，隐私忧虑对朋友圈中辍的影响不显著，区间
（LLCI=-.1195，ULCI=.0655）包 括0。 故 假 设H3
不成立。
以 上 行 社 会 比 较 为 自 变 量，采 用Bootstrap
方 法 检 验 中 介 效 应。 数 据 显 示，上 行 社 会 比 较
对朋友圈中辍行为的作用不受朋友圈倦怠的影
响，区 间（LLCI=-.0707，ULCI=.0481）包 括0；上
行 社 会 比 较 对 朋 友 圈 中 辍 行 为 影 响 显 著，区 间
（LLCI=-.2468,ULCI=-.0292）不包括0，直接效应
为-.1380。故假设H4不成立。
五、结果与讨论
本文以刘鲁川等学者的模型为基础，旨在探
究微信用户感知过载、隐私忧虑、上行社会比较
及朋友圈倦怠的基本情况，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
的关系，以及朋友圈倦怠在影响因素和中辍行为
之间的中介作用，通过数据分析，本文得出以下4
点结论：
（一）在长期使用朋友圈后，微信用户的感知
过载、隐私忧虑、上行社会比较及朋友圈倦怠的
平均值均大于中等水平（李克特5点量表）
这表明在长时间使用朋友圈后，微信用户已
经明显感知到社交过载、信息过载、上行社会比
较对生活的负面影响，担心频繁地“晒”生活会泄
露个人隐私，并逐渐对朋友圈产生了厌倦心理。
（二）感知过载、上行社会比较与中辍行为呈
负相关关系
林家宝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社交过载
对社交媒体用户的沉浸体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且远大于其对倦怠情绪的负面影响，从而减
少用户的不持续使用意向。[1]李旭等学者认为，
[1]林家宝、林顺芝、郭金沅.社交媒体超载对用户不持续使用意愿的双刃剑效应[J].管理学报,2019,16(04):587-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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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过载使用户产生了倦怠情绪，但迫于工作、
学习的压力，不得不消极地“持续使用”社交媒
体，在“害怕错过”的心理作用下，即便身心俱疲，
用户仍然会持续关注社交平台的信息更新。[1]笔
者认为，朋友圈社交过载虽然对用户产生了一定
的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朋友圈也可以帮助用户
建立亲密关系、获取社会资本，进而提升沉浸体
验；信息压力则可以激励用户采取相关策略管理
自身行为，如集中回复、减少无用社交等，从而降
低信息过载的负面影响。
杨邦林等学者调查发现，用户在使用社交媒
体时体验到的不良情绪和消极经历在社交网络上
行社会比较对焦虑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这说明
上行社会比较并不一定会导致焦虑情绪的产生。[2]
此外，连帅磊等学者认为，相比男性，社会对女性
表达负面情绪的容忍度更高，因此女生在经历上
行社会比较后可以发泄妒忌情绪，这在一定程度
上减轻了上行社会比较带来的负面影响。[3]故笔
者推测，上行社会比较与中辍行为呈负相关关系
与有效样本的男女比例失衡有关。
（三）隐私忧虑与朋友圈中辍行为并不相关
笔者发现，隐私忧虑（M=3.599）的均值大于
中等水平（李克特5点量表），这表明用户已经意识
到朋友圈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但社会心理学认
为，暴露个人隐私能快速拉近人际距离，自曝隐
私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景观，不知不觉中重塑着人
们的隐私观念。[4]多项研究表明，尽管社交平台
用户关注个人信息安全，但在使用社交媒体时，
信 息 分 享 行 为 与 隐 私 关 注 之 间 却 存 在 脱 节，苏
珊·B·巴尔内斯将这种现象称为“隐私悖论”。[5]
基于隐私计算理论和“隐私悖论”，本文认
为，透露个人隐私带来的社交效用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消解用户的隐私忧虑，此外，微信朋友圈“分
组可见”、“三天可见”的功能限制了信息分享的
范围，对用户的隐私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四）研究发现，朋友圈倦怠并未在自变量信
息过载、社交过载、上行社会比较与因变量朋友
圈中辍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以往的研究认为信息过载、社交过载等因素
会通过社交媒体倦怠影响社交媒体用户的持续使
用意向，这与本研究的结论不一致。倦怠是一种
心理主观感受，被感性和理性共同支配，离不开
情感和认知的共同作用。[6]笔者认为，朋友圈的
信息过载、社交过载、上行社会比较给用户带来
了负面体验，但因为同时存在实用性和趣味性，
用户会在两种互相矛盾的体验中产生认知失调。
虽然倦怠情绪会影响朋友圈的持续使用意向，但
由于倦怠情绪的强度不同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
响，不持续使用意向不一定会转化为中辍行为。
六、研究贡献与不足
（一）研究贡献
本研究关注朋友圈中辍行为，丰富了用户采
纳社交媒体之后相关行为的研究，对刘鲁川等学
者基于扎根理论提出的社交媒体倦怠及消极使用
模型进行了验证，发现感知过载、上行社会比较
与朋友圈中辍行为呈负相关关系，隐私忧虑与朋
友圈中辍行为并不相关。
此外，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社交媒体用户的
倦怠情绪与不持续使用意愿，对实际的中辍行为
进行调查的量化研究相对缺乏，本文对曾经长时
间关闭或不看朋友圈的用户进行问卷调查，发现
[1]杨邦林、叶一舵、邱文福.社交网络中上行社会比较对大学生焦虑的影响:链式中介效应分析[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17,37(04):1-6. 
[2]李旭、刘鲁川、张冰倩.认知负荷视角下社交媒体用户倦怠及消极使用行为研究——以微信为例[J].图书馆论
坛,2018,38(11):94-106.
[3]连帅磊、孙晓军、牛更枫、周宗奎.社交网站中的上行社会比较与抑郁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及性别差异[J].心理
学报,2017,49(07):941-952. 
[4]严玲.媒介化生存的新物种[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38(02):140-143. 
[5]Barnes S B.A Privacy Paradox:Social networ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J].First Monday, 2006,11(9).
[6]季忠洋、李北伟、朱婧祎等.情感体验和感知控制双重视角下社交媒体用户倦怠行为机理研[J].情报理论与实
践,2019,42(04):12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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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倦怠未在自变量信息过载、社交过载、上
行社会比较与因变量朋友圈中辍行为之间发挥中
介作用，这说明倦怠情绪并不一定会转化为中辍
行为。
（二）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依然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1.笔者共收集了372份有效问卷，其
中中老年用户占比较少，后续研究可扩大样本的
年龄层次；2.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不持续使用意
向，尚未对实际的中辍行为进行量化研究，因此倦
怠情绪的作用有待进一步验证；3.本研究基于刘
鲁川等学者的模型提出了影响朋友圈中辍行为的
因素，涉及的自变量有限，后续研究可探讨社会因
素的影响，从而挖掘出更多的影响因素。
